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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本好书

一、征稿要求
1.内容：须为原创，拒绝AI生成，文责自负。

2.体裁：散文（非虚构）、小说、诗歌、书画、摄影、篆刻、剪纸等。

3.要求：散文、小说：600-1500字为佳。

诗歌：不超过 30行。

书画等：照片在 1M以上，清晰、干净。

二、投稿方式
1.投稿邮箱：mtgxwzx@vip.sina.com
2.投稿要求：请将作品直接粘贴在邮件正文中，并附一份Word版于

附件中，标题统一格式为“区域+作者+文体+标题+字数”，如“门头沟李

某某散文《秋思》1235字”。

3.投稿提醒：来稿时，请注明真实姓名、作者单位、手机号码等。

4.联系电话：69849082（重要稿件，请电话确认）

5.联系编辑：贺京梅

三、版权声明
作品一经刊用，即视为授权本报及相关平台使用。

《京西时报》
门头沟区融媒体中心

征稿启事征稿启事

《京西时报》永定河副刊内容立足门头沟本土，每周1个整版，

逢周五出刊，设有《文化纵横》《推荐一本好书》《流金岁月》《花蕾》

《联苑》等栏目。为打造多元开放的文学平台，现特面向广大新时

代文艺创作者征稿。

挑水浇菜的日子
符乃清

烟雨绍兴
李琳

行走着
邂逅第一缕阳光

想轻轻告诉你 你似
空气之于我

花儿之于春天
不经意间的
一次心动

露珠在晨曦里闪闪发亮
星子落到了空空的手上

嗅着腊梅的清香
把自己想象成粉色的诗笺

并把香气排列成稚嫩的诗行
枕着丝绒的脖颈

享受的转动着时间
不考虑黑白

就这么淡然的虚度着吧
一棵木天蓼

在偷偷抿着嘴儿
一颗颗小脑袋露出了

淡绿色的诱惑
世界在这一刻只有坦诚的欢喜

头碰着头亲昵地诉说着
属于简明的夜晚

这一刹那
静默并欢喜

她，一头银灰色的头发，始终笑容可

掬；她，曾任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驻

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大使，外交部副

部长，担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一至五次会

议新闻发言人。对，她就是傅莹。

人们心目中的外交官、新闻发言人，

无不学识渊博、智慧超群，无不神采飞

扬。但傅莹时时告诫自己，无论做外交

官、还是新闻发言人，都要“怀着敬畏职

责、敬畏人民之心”，要尊重面对的记者、

同行和公众每一个对象。傅莹是如何诠

释这一观点的？她在《我的对面是你》

（2018年9月，中信出版集团）一书中，以

其担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一至五次会议新

闻发言人，回应记者关于民法典、环保、

中国的国际角色等各方关切，作为外交

官参加国际论坛，亲历奥运火炬在伦敦

传递所发生事件，同国外媒体打交道经

历等故事，为我们做了阐述。

外交官、新闻发言人既是国家相关

机构“代言人”，要回应中外记者各种问题，

回应广大国人关注的“难点”“热点”话题；

同时，是国家形象的“代言人”。每一届新

闻发布会上回应问题，不是靠“胆量”“敢

说”，而是靠智慧、靠团队，靠大量调研和

数据材料积累工作。正如傅莹所说：“每

年的新闻发布会都如同一场严苛的考试，

不仅现场答问要字斟句酌，还要有背后海

量的艰苦准备工作。”比如，组建由资深专

家、法学理论干部和院校智库成员加盟的

团队，大家一起筛选梳理问题，深入基层

做调研，分工拟写答问要点，分类进行演

练。用她的话说，必须肯下笨功夫。

虽然新闻发布会前期做了大量准备

工作，但有时仍会遇到某些突发问题。所

以，要保证每一场新闻发布会成功，较好

应对不可预知问题，完全“有赖于平日的

积累和现场的把控。”2017年，人大新闻

发布会，她就遇到意大利《24小时太阳

报》记者丽塔的：“中国如何加快成为世界

公民的进程，从而构建起保障一个新的国

际秩序的能力。”这一意外问题。她迅速

整理了一下思路，想起春节前夕记者招待

会上，初次见面的丽塔等意大利记者对中

国充满好奇，总是问东问西。随后把丽塔

提的问题归结为“中国要在世界上发挥什

么作用”，接着对丽塔回答道：“这个问题

真的比较大”，“我理解你是关心中国成为

一个世界级大国之后，对国际秩序是一个

什么样的看法，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接

着将丽塔的问题转入自己熟悉的轨道，顺

着自己的思路阐述了观点，丽塔等外国记

者听后均表示赞同。

外交官、新闻发言人的能力不仅体

现在发布会现场，还体现在多个方面、多

种场合。傅莹在谈到参加国际论坛，受

邀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等展现“中国方案”

“中国形象”时表示，一方面“在国际论坛

上谈中国是比较富有挑战性的，……每

每能用自己的努力，维护和阐释国家的

政策和立场，说服一些人，哪怕只是减少

一点陈旧偏见，我也会感到欣慰”；另一

方面，“这样的机会对个人来说是宝贵

的，是对自己的表达和陈述能力的检验

和锻炼”。这样的例子在作者身上有很

多。如，2008年 4月6日北京奥运火炬

在伦敦传递时发生的被抢夺和阻挠事

件。时任驻英国大使傅莹，针对这一事

件果断出击——4月13日在英国《每日

电讯报》发表了题为《西方媒体“妖魔化”

中国》文章，文章在英国引发很大争论。

傅莹十分熟悉西方人的意识形态，她认

为“只要我们去争取，就能赢得话语权，

就能让世界听到中国人的声音，了解到

他们还未掌握的信息。”“在舆论面前，不

说话或者回避辩论，就会给偏见和谬误

留下更大空间。”这是外交官的职责所

在，更是对职责的坚守。之后，她的文章

被许多国家转载。

新时代的中国该如何与世界相处？

外交官、新闻发言人是如何站在每一个人

的角度，看待自己肩上职责使命，向世界

展现“中国形象”的？傅莹的《我的对面是

你》，不失为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读本。

晨起，我漫步在永定河畔，

春风吹来，少了冬日的硬朔和寒

凉，不知不觉中，小草已悄然拱

破冻封的硬土，顽强地挺挤出

来，渐渐形成一抹醉人的新绿。

春天的脚走得很快，我踏着

一路春光，漫步山水间，河湾里

水纹潺动，波光粼粼，转瞬间便

是草长莺飞，柳绿花红。我放下

灵魂上所有的辎重和生活的琐

碎，沐浴在春的阳光下，全身心

地体会风的轻拂，感受这美妙的

时刻。

“青山如黛远村东，嫩绿长

溪柳絮风。鸟雀不知郊野好，穿

花翻恋小庭中。”遥望远山，一片

青幽幽的颜色，就像水墨画中屹

立的峰峦，呈现出女孩黛墨描眉

的漂亮。蜿蜒的河水悠然东流，

河水倒映着青幽的山峦与岸边

高耸的楼群，岸边垂青的柳条飘

舞摇曳，仿佛淡雾中的片片雨

丝，犹如女孩飘飞的裙带。这是

春天的颜色，春风吹拂出一片明

媚，一片婀娜，送来了温暖亦送

来了希望。我停坐在精致的长

亭下，默默地享受日光的沐浴，

此时此刻，我不知在想什么，或

许什么也没想，只有静静地沉醉

与默默地享受。突然，朋友打来

电话，约我去郊野观赏梨花。收

到邀约，不免有些欣喜若狂，我

正盘算着如何去踏青散心呢，果

真是想什么就来什么。

我们驱车进入一个山洼里，

只见平整的地堰里，满眼的梨树

成排成行，连片的梨花仿佛雪海

中的波浪，一层一层地涌动，像

朵朵凝固的白云，层层叠叠，一

眼望不到尽头。冈坡上的层层

梯田里，梨树错落有致，枝头上

的花儿堆雪聚云。由于地势高

矮不等，光照不同，梨花绽放的

程度各异。有的含苞欲放，有的

半开半合，有的则绽放得潇洒无

忌。唐人仲殊的《柳梢青·吴

中》：“雨后寒轻，风前香软，春在

梨花。”梨花美丽淡雅，如梦似

幻，踏入似雪如絮的梨花世界，

仿佛置身静谧的仙境。仲殊诗

意的语言，把梨花描绘得玲珑剔

透，清新俊雅，梨花，的确是最能

表达春意了。

这里的梨花很有名气，人们

趋之若鹜地纷至沓来，我喜欢春

花的绚丽多彩，更喜欢梨花的欺

雪赛霜，肤如凝脂。因为，尽管

它们显得冷艳，却更让人陶然忘

我。元代胡祗遹的《阳春曲·春

景》：“几枝红雪墙头杏，数点青

山屋上屏。一春能得几晴明？

三月景，宜醉不宜醒。”我们在梨

园中漫步穿行，怒放的梨花，霏

霏如雪，素洁淡雅，宛若团团飘

然的云絮。梨花的颜色，不像紫

罗兰那般靓丽娇艳，也不似牡丹

般富贵绚烂，它是人间最纯净的

色彩。来之前，我曾设想过梨花

盛开的壮观，亦曾想过花蕾含苞

待放的娇羞，但是，观赏规模如

此之大的梨园，这还是平生第一

次。步入梨花树海的刹那间，我

的遐想全然颠覆了，内心的感

觉，唯有震撼与陶醉，反倒觉得

此时用唐代诗人岑参的：“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的诗句，来形容满眼梨花，当是

最恰当不过了。

梨树旁，有不少艺校的学

生，在树旁支起画架，心无旁骛

地描画着，目光在梨树与画布间

不停地游动。我驻足而观，觉得

他们尽管画得像模像样，但总感

到缺了点什么。我边看边想，终

于悟明白了，他们看的是树，画

的是花，缺的是春天的动感。如

何使眼中之花，变为心中之花，

这需要时间的过程。诚然，创作

是自由的，我不会作画，亦不懂

画作，没有理由评头品足，只是

自个儿瞎琢磨而已。

田间里，几个果农正在劳作

花事，他们爬到高高的梯子上，

手里拿着一个小木棍，棍头系着

一团绒毛，蘸一下采集来的花

粉，在梨花的花蕊上轻轻点缀

着。我好奇地走近观看，原来他

们是在人工授粉，这样可以提高

结果的概率。“冷艳全欺雪，余香

乍入衣”的梨花，孕育了果实的

丰盈，我仿佛看到了金灿灿的梨

子压满枝头的丰收景象。梨花

冰清玉洁，不逊雪之白，不输梅

之香，它们丝毫不在意所处位置

的好与差，丝毫不在意土地的肥

沃与贫瘠，只要春风召唤，照样

应时绽放。

不知不觉间，一丝丝细雨，随

着一缕缕清风，飘飘洒洒地从天

而降，梨园中发出沙沙的声响，似

蚕嚼叶，如情人絮语。在淅淅沥

沥的春雨中，楚楚动人的梨花瓣

儿，飘若浮云，悠悠而下，散落了

一地，煞是惹人垂怜。“花谢花飞

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游丝

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想起曹雪芹的《葬花吟》，我心中

徒然涌起一阵失落……丝雨如

雾，扑上面颊，顿感脸上温柔得痒

痒的，雨中观花，意境缠绵，正如

白居易所述：“玉容寂寞泪阑干，

梨花一枝春带雨”。其实，大可

不必伤感，花开花落，开谢从

容，有花蕊凋谢，才会有果实诞

生，犹如人生起落，有舍才有得

呀！雨渐渐大了，尽管我们不

忍离开，还是驱车出了梨园，明

年一定再来！

记得有次偶然间，路过阜成门附近

的北京鲁迅博物馆，看着游客不多，就顺

路进去看了看。下一波免费讲解要在15

分钟之后开始，索性到朝花夕拾咖啡吃

了一块印有特色图案的蛋糕，喝了一杯

带鲁迅头像拉花的咖啡。味道嘛，中规

中矩，但是因为有环境和图案设计的加

持，倒是非常值得体验。

讲解的工作人员在门口招呼大家集

中一下，跟着她的脚步和声音，开始了本

次的参观。讲解从鲁迅儿时在绍兴的时

光到留学期间的学习情况，再到迁居北京

之后的生活趣事，每一个板块都很有意

思，本以为不大的博物馆，依着鲁迅在北

京的故居延伸出来，竟很有内容，90分钟

的参观让我意犹未尽，想去鲁迅故乡——

绍兴的心在那一刻到达了顶点。

打开手机开始翻看路线，周末往返

吧，时间还真是有点紧张，高铁班次不

多，时间也长，飞机又没有直航，就这么

在每天看攻略中，等来了假期。初春的

绍兴，天气热得像北京的初夏，古城里的

人很多，到处都是鲁迅的元素：大型手办

风格的雕塑、新青年冰箱贴、孔乙己的茴

香豆……一切的一切都令人欣喜，课文

里的句子一点点具像化。

入住在古城里，夜色降临之后，游客

变得少了，鲁迅故居门前长长的队伍已

经散去。此时的景区还没有关门，享受

安静的游览时光，漫步在鲁迅家中，刻着

“早”字的书桌、三味书屋的匾额、碧绿的

菜畦……仿佛这不是在参观，是在“串门

儿”，这些场景和书中的插画一模一样，

当文字描述的细节变成实物出现在眼前

时，不算明亮的灯光，身旁古建的院墙，

恍惚间仿佛时光交错般。文创店总是适

时地把思绪拉回现实：闰土钢叉形状的

水果叉、鲁迅同款的紫色毛坎肩儿、带有

先生语录的盲盒人偶……哪样都爱不释

手，通通想要带回家。

逛完鲁迅故居、三味书屋和百草园，

已经是晚上9点多，蒙蒙细雨落在古城

的河面上，水面泛起圈圈涟漪，乌篷船安

静地停泊着，石板路微微泛光，南方夜晚

起了水汽的冷泛上身来，气温不低却凉

意十足。

第二天清晨推开窗户，雾蒙蒙的，路

上行人打着伞，但天也没放晴，看来这雨

还要再下上一轮儿。江南的春雨细细软

软的，所有的风景变的朦胧起来。来到

乌篷船码头，河岸两边是典型的黛瓦白

墙建筑，每家都向河中延伸出一段台阶，

以往应该是家家户户都通船的吧。坐在

乌篷船里，水波轻拍着船身，随着橹声与

远处鸡鸣犬吠、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交织，

构成江南特有的晨曲。雨时大时小地下

着，撑伞漫步在仓桥老街，仿佛时间在倒

退，脚步越发轻盈，恍如走进了一幅水墨

画卷之中。

斑驳的古墙和充满年代感的石板

路，行走在这条老街，偶尔还能碰到几位

执伞而行的水乡姑娘，她们犹如这江南

水乡般灵动又美丽。在这春雨绵绵的日

子里，不妨去绍兴走一走，亦或是找一家

沿河的酒家，品上一杯好茶，与家人或友

人，聊聊家常，静听雨打屋檐的声音，在

鲁迅的故里，与先生来场穿越时光的对

话，感受这淋漓尽致的美。

梨花飘雪诗意浓
李德禄

春日絮语 胡传梅/作

敬畏职责 敬畏人民
——读傅莹著《我的对面是你》读后感

春秋雨

春天
张鹰

小时候，老家没打水井，一家老小的

吃水，全靠去田埂那头的老井挑。那口井

在村外一里地的地方，井口用青石板和水

泥围着，边缘有时候长着一层薄薄的苔

藓，凑近了能闻见一股凉丝丝的土腥气。

印象里最深刻的是去挑水的路，那是

一段最熬人的路，先是一段坑洼的土路，

晴天走起来扬一裤腿灰，雨天就积满泥

洼，鞋底沾着泥，走一步滑半步，特别是往

回返时，还得爬一段陡坡，要是桶里的水

晃出来洒在坡上，脚下一滑就容易连人带

桶摔在地上，水洒个精光不说，膝盖还得

磕出血印子。

如果赶上旱季，挑水就更难了，井里

的水浅得只剩一汪，趴在井口往下看，只

能瞧见一点亮晶晶的水影。井沿边总围

着几户人家的大人、小孩，手里扶着扁担，

你一言我一语地唠着家常，眼睛却直勾勾

盯着井下。打水也是门手艺活，得把水桶

顺着井边慢慢往下放，快触到水面时，手

腕得猛地往旁一甩，桶身“咚”地斜着扎进

水里，咕嘟咕嘟灌饱了，才慢慢往上提。

提水时得把一条腿伸出去，蹬在井沿的青

石板上，腰往下沉，借着腿的力气当支点，

一点点把装满水的桶往上拽。那桶水足有

几十斤重，没点劲儿的人，还真难以提上

来。用力过猛也不行，井水晃荡着洒出来，

溅在胳膊或者鞋子上，会凉得人一激灵。

小时候不知哪来的韧劲儿，扁担往肩

上一搭，两头的水桶晃悠着，就往家走。

起初扁担硌得肩膀生疼，走几步就得停下

来揉一揉，肩膀很快磨出了红印子，后来

印子破了皮，再后来结了层薄茧，也就不

觉得疼了。一趟路来回要走近二里地，来

回七八趟，才能把屋里那口半人高的大水

缸灌满。

除了挑水吃，浇菜地更是件实打实的

苦力活。我家的菜地在小溪边的斜坡上，

那个坡至少得有六十度陡，土是松的，长

着些零星的狗尾草，踩上去得格外小心，

水桶经常是走一路漏一路，水滴在坡上，

把土泡得滑溜溜的。穿鞋子容易打滑，我

索性脱了鞋，光脚踩在土里，硌得脚心又

疼又痒，却比穿鞋稳当些。

每担水都有几十斤重，挑着水往坡上

走，得一步一步挪，扁担压得肩膀又红又

肿，胳膊酸得抬不起来，嘴里喘着粗气，可

看着菜地里的小白菜、小葱蔫头耷脑的，

就咬着牙接着挑。浇完整片菜地，来回得

跑十多趟，等最后一桶水浇完，坐在田埂

上歇着，看着菜叶子吸饱了水，慢慢舒

展开来，绿油油的透着劲儿，再累也觉

得值了。

如今，再想起那些挑水浇菜的日子，

累是真的累，可更多的是暖。暖的是水缸

里晃荡的清水、是菜地里舒展的绿叶、是

树上那饱满的果实，还有小时候扛着扁担

时，那股不服输的韧劲儿。那些日子，早

就在记忆里扎了根，想起时，总带着点土

腥气的暖。


